政「客」對紀念二二八的嘀嘀咕咕  1407
瞿海源
　　對二二八事件，小士官留下遺書表示懺悔，但也有大將軍還在辯解殺得沒那麼多。二二八成了國定假日，工商界和媒體反彈得厲害，竟有報紙持續修理，更荒謬的是有議員居然很無知地說節日都是歡樂的，豈可有令人悲傷的國定假日。大家都在為二二八的悲劇反省檢討，卻又有立委聲稱美國越戰紀念碑並沒有控訴，明言不應再去指責當年誰是誰非。這個大將軍、這位市議員和這位立法委員對不同的二二八紀念活動表示了心有不甘的意見，也都顯示了這些人在台灣做政「客」的心態。
　　前行政院長俞國華曾比喻不當地說滿清入關也殺了許多人，當時也引起一些批判。不過當時整個中央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還非常保守，俞國華先生說錯話和當時的情境倒不怎麼矛盾。時至今日，二二八的錯誤已為朝野所確認，更有歷史上明確的證據，若有一點政治智慧，還有一些人道精神，就應有一份悼念受難者的誠心。郝柏村居然還自以為聰明地在殺害人數上嘀嘀咕咕，實在愚不可及。就算二二八事件只殺了幾千人，難道罪過就輕一點？其實從人權觀點來看，殺害無辜百姓一人就是錯誤。六四天安門被殺的也沒上萬，規模顯然比二二八要小了許多，難道在郝柏村眼裡，中共就不殘暴了？下了政治舞台的郝柏村還在二二八事件上饒舌，主要還是在於自始就不懂得尊重人權，至今還不知道要對台灣人民多一分眞誠相待的心。
　　人類社會有喜慶的日子，也有令人傷痛的紀念日，個人和家庭如此，社會國家也是這樣。誰說節日都是喜慶的？就連新黨同志最敬佩的老孫老蔣的忌日不也都是紀念日，三二九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難日更是國定假日。台北市新黨議員楊鎭雄如此口不擇言反對二二八成為國定假日，除了顯現新黨人士好鬥成性外，也可以說是多少還是不肯為二二八悲劇認錯，至少對二二八平反心有未甘。

　　郝柏村和楊鎭雄都只是在小事上文章，洩漏出來的心態當事人心中實在應有愧才對，而立委朱惠良在報上公然拿美國越戰碑沒有控訴只有姓名來指責國內平反二二八的要求，就顯得對台灣受到二二八的傷痛毫無感覺，其保守的政治立場遮蔽了本已薄弱的政治智慧。越戰是美國派軍援助越南造成死傷，越南人死傷無數，該是越南人控訴美國才對，美國人要控訴什麼？在越戰中戰死的是殺越南人的劊子手還是美國英雄和紀念碑上有否控訴什麼都沒有關係。二二八事件是本國政府軍殺害眾多台灣百姓和精英的殘暴惡行，雖說還未能在責任上做百分之百的認定，但這種五十年前的暴行當然是錯誤的，是我們要控訴的。朱委員可能從來沒有好好去閱讀二二八的史料，尤其是受難者家屬的血淚史，才會說出「不用再去指責誰是誰非」這種冷血而為加害者脫罪的話來。朱惠良拿毫不相干的越戰紀念碑來攪亂二二八紀念的眞確意義，是自以為聰明的小動作，實在毫無政治理性可言。朱惠良像大多數新黨政治人物一樣，太過執著於去鬥李登輝，卻忘了眞正的政治主題。於是她在文章中特別强調有人將二二八當作宣揚政績和政治理念的工具，顯然是在抨擊李登輝，但卻看不到一絲對為數更多的受難者哀悼的意思。
　　紀念二二八很多人都在空言寬容，也有很多人在作秀，但最不搭調甚至離譜的是這幾個人所代表的陳舊心態和心有未甘的嘀嘀咕咕。這些政治人物不明事理，狡詞饒舌，對受難者及其家屬幾無哀矜之情。他們也分不清自己和李登輝政治上的恩怨和台灣民眾眞正的處境和悲情，他們也只有短視的鬥智甚至是鬥嘴的功夫，欠缺開闊的政治智慧和遠見。台灣民眾還容得下這些政「客」，倒也是台灣另外一種政治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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